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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我爸爸，最帅气的模样。”“你看，左
边第一个是我的妈妈。”“这是我儿子，他马上
就要回家了。”……昨日上午9时起，我市主
要地标建筑、主要交通干道、重要公共场所和
医疗卫生单位等处的户外广告电子屏幕上，
纷纷亮起我市援鄂39名“最美逆行者”的笑

脸。不管白天还是夜晚，医护人员的英雄形
象，在电子屏幕上格外醒目。市民们看了直
呼感动，纷纷称赞摘下口罩的他们，笑得温暖
又灿烂。

昨日上午10时左右，记者来到净土寺塔
广场电子屏幕前，看到屏幕上正在播放着39

位医护人员的海报，广场上的市民不由自主
地驻足观看起来。

“这39名医护人员是我们高邮人的骄
傲，他们为了抗击疫情，逆行援鄂，这种精神
值得我们学习。”带着孙子在广场散步的市民
朱广兰对记者说。一旁的市民李国顺表示：

“在电子屏幕上播放这39名医护人员海报，
可以让大家有机会认识这群新时代的英雄，
做到学有榜样。”

下午5时左右，市城市规划展览馆的电
子屏幕上也播放起医护人员的海报，一张张
温暖的笑脸吸引了前来散步的市民。“为白衣
天使们点赞！他们真的很辛苦，欢迎他们平
安归来。”市民吉庆华全神贯注地盯着屏幕上
的一张张医护人员的海报感慨地说。“从今日
高邮APP上得知，今天全市各大电子屏将播
放援鄂的39名医护人员海报，我特地前来观
看。他们的笑脸很美很温暖，值得我们铭记，
我用手机都拍了下来。”市民刘蕾说。

屏幕上的一张张温暖的笑脸和一句句发
自肺腑的座右铭，让市民倍感温暖、深受鼓
舞。其中，感触最深的是这39名医护人员的
同事和家人。

“我们科室有4名医护人员援鄂，作为
一直与他们朝夕相处的同事，时隔一个多
月，从大屏幕上再次看到他们熟悉的脸庞，
内心非常激动，也倍感骄傲。”在世贸金街电

子屏幕前驻足观看的市人民医院呼吸内科
护士长朱爱华难掩心中的喜悦。已有一个
多月没有见到爸爸孙跃辉的孙洲小朋友一
看到净土寺塔广场大型电子屏幕上爸爸的
海报，立即兴奋地呼喊起来：“那是我最帅气
的爸爸，爸爸是我的骄傲，更是我学习的榜
样。”市中医医院的主管护师王红梅的女儿
袁佳佳看到妈妈的海报也是激动无比。开
学当天，班级里的同学得知这一消息后，纷
纷向她投来羡慕的目光。

夜幕降临时，净土寺塔广场、城市规划展
览馆、吾悦广场、世贸金街等邮城地标建筑和
商业中心的电子屏幕上集中亮起了39张“最
美逆行者”的笑脸。屏幕中，他们的笑容温暖
如春，给邮城夜景增添了别样的美。

39名“最美逆行者”海报“霸屏”——

他们摘下口罩的样子真美！
□ 通讯员 王鹤丽 实习记者 苏若彤 记者 赵妍东方

高邮有句俗话，你别贾家马家，意为你别
以大户人家跩。高邮名门望族，当属贾、马、
王、夏、杨、李六大家，亦有八大家之说。杨姓
家族好比一棵大树，根深、干直、枝分、叶茂，
蓬蓬勃勃，名人辈出。我这里说的是杨家汝
伦、汝绮、汝栩、汝祐和杨鼎川、杨早这三代人
与汪老的来往。其素材出自于他们给我的文
章或信件，以及我对他们的采访或者他们与
汪老之间的诗文。

乡情是共通的梦

汪曾祺表弟杨汝伦于2001年9月17日
来信，向我询问有关大伯父杨甓渔的事情。
他信中说：“好像他留着络腮胡子，擅长书法
诗文，甓渔是他的字，应该是‘遵’字辈，但不知
其名。”也难怪，汝伦离邮时才十多岁，他对甓
渔知之较少。我后来告诉他，甓渔名遵路、字
由之。他是汪曾祺老师高北溟的老师，是上世
纪高邮文坛叱诧风云的领军人物，主编过高邮
较早的一份文学周刊《文盂》并销往全国。他
与汪曾祺没有交往，只是甓渔在推出诗文润
格的推荐人中，有汪曾祺祖父汪铭甫的名
字。汝伦寻根问祖，也是一种思乡的流露。

他随信寄来一份《自贡时报》，上有一篇
文章，副题是“——记省‘跨世纪杰出老人’杨
汝伦”。文章写他为人为官的业绩，并不是显
摆，而是告诉乡亲，他是一位热爱党、爱国爱
乡（含第二故乡）的党外人士。最让人感动的
是他的《剪烛西窗话当年》一文中，汪杨两人
相见的场面。双方说出对方的小名，一下子
回到了童年，回到了故乡。临别时，汪老为杨
汝伦题写了条幅，把“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
巴山夜雨时”的“雨”误写为“语”。汪老加注
更正，并说回京后重写，想不到这条幅成了绝
笔。在另外一信中，汝伦向汪曾祺文学馆赠
送了八件纪汪的文章、照片，“只有那条幅挂
在客厅中，留作永恒的纪念”。

杨汝绮是一位与汪老平辈的表弟，他是
个热爱家乡、酷爱艺术的人。他收到我寄的
一些《珠湖》、馆刊后，给我来信，感谢我对高
邮文艺界人士的介绍，让他勾起了对故乡的
思念。他还说，汪曾祺的作品是他们全家都
十分爱读的，杨早侄儿寄来一套《汪曾祺全

集》（北师大版），更加深了他们对家乡的了
解。他说汪文让人眼睛一亮，很平实、亦风
趣、更深情。我以为他道出了杨家一代人颇
有见地的话。汪老还为杨汝伦、杨鼎川和汪
华的儿子一家三人都写了诗，给汪华一家的：

“同文能重译，笔下走龙蛇。一事最堪喜，手
擎二月花。”这也是“坐对一丛花，眸子炯如
虎”的汪老自我写照。

交往时谈文说艺

杨家三代人交往时谈亲情、也聊天，亦常
常谈文说艺。老八房的杨汝祐（高工）、任俊
梅夫妇（高级讲师），在1981年10月曾与汪
老有过密切交往。杨汝祐夫妇都是才子才
女，他们得到了汪老的三份馈赠，一张合影，
一幅字，两幅扇面。同时得此物者，汪家亲戚
中很少有。我最欣赏一张合影。当时他们交
谈甚欢，有人提议拍一张合影，杨先生有点腼
腆，没料到汪老主动地挽起杨先生胳膊，“似
乎套牢了杨家子弟的胳膊，就是牵住了母系
家族的根系”。当然，汪老为他们画的扇面也
不丑。一幅题为“几生修得到梅花”；另一幅
题为：“秋色斑斓下的一行新鹰”。汪先生真
的飞远了，他的画及题跋自然是留给文化界
的遗产。

杨汝絅是通过《北京文学》编辑部，开始
与汪老通信的。汪老接到汝絅第一封信后，
回信道：“你对《邂逅集》记得那么清楚，使我
感动。”汪老还就文坛对汪老编书的篇目有
不同看法，表明了自己的态度：“讨论会几篇
论文，有人是全程肯定，有人颇为忧虑，甚褒
微贬，我都表示衷心感谢。”可是他笔锋一
转，说：“我只能按照我想写的那样写下去，
如果不行，不被允许，那我就不写。”耿直之
气溢于言表。他们通信之间，从意识流谈到
猪舌头（口条）。汝絅说，汪的回信给我暗自
得意浇了一点冷水，但我很高兴，高兴于自
己若有所悟，汝絅说汪老如此写法的作品才
有味道。汪老的这种学问不是靠读书能达
到的。最后，汝絅说汪老不仅“知己”，而且
是“好之”“乐之”的，否则怎能写得如此兴趣
盎然，以致他不得不佩服：“使我这个挑漏眼
也终于挑不出，在汪老那个反映生活的领域

里，汪老是主人。”
敢于直言的杨汝栩是汪曾祺的表弟，他

对我们办馆刊，希望不要“虎头蛇尾”。他说
我们都老矣，总不能把这些东西带着去“仙
逝”。于是，对他的稿件来稿必登。在他写的
《河堤、河埫和河塘》一文中，他引用《说文》中
的“塘，堤也”，对汪老用的新字“埫”予以纠
正。不幸的是，他看到那期馆刊后，没有几天
就仙逝了。

杨汝伦的儿子杨鼎川时任佛山大学文学
院院长，曾作为赴京交流学者有机会与汪曾
祺晤谈，专门谈创作及比较文学，时为1994
年12月13日午后4时至8时。此对话已收
入《汪曾祺全集》（季红真主编，卷11第409
页），我们办的馆刊也分期刊出。其中有《绿
猫》，杨追问为什么要写这个绿猫，汪回答其
写作时正在上海，很落魄，是为了表现当代知
识分子有些茫然的情绪，用一种调侃的语言，
有点玩世不恭。我原看不懂，总觉得怪怪
的。杨鼎川除了与汪老对话，他还为大学生
专门开设了沈从文与汪曾祺的比较研究选修
课。他说此做法在全国高校独一无二，不仅
中文系的，理工系的学生都去听。我们办的
馆刊分期刊出，无稿酬。

杨早已成新标杆

杨鼎川的儿子杨早，如今已是知天命之
年，现为中国社科院文学所副研究员、《话题》
系列主编、阅读邻居读书会创始人之一，曾多
次来过祖籍地高邮，也曾赴京拜访过汪老。
近年来，他与吉林大学徐强教授等人成为汪
研的新标杆。《高邮人写汪曾祺》一书中一下
子收了他的两篇文章，或以第三人称，或以第
一人称，文皆佳，言生动。 《他见过老头儿，
就两回》一中，他说是读着汪书长大的，但痴
迷不及苏北，论述却不亚于苏北。对汪老的
印象是“猴相”“精”，并指出“精”在何处？他
读汪老在书上的题词：“小说是删繁就简的艺
术。”而他的《斯人也而有斯文》，比上述文章
好。汪老送他一幅字：“邗沟杨柳乃依依，问
君何日归去。”在送给杨早的另一幅绣球花的
画上，汪老题：“绣球花云南谓之粉团花，以粉
团花形容阿妹之美，似他处来闻。”杨早写了

不少纪念汪的文章，但更多的是汪研文章。
最近杨早在公众号上定期推出“关于汪

增祺你需要知道的1000件事”系列文章，并
准备贴三个标签：“读书唯亲”“自吹自擂”“粉
丝心志”。其宏论细说，皆在引导更多文学新
人踏歌而行。这位曾站在保全堂旧铺前留影
的文学青年，已是闻名汪研界的的一根新标
杆啦！

汪研要上新坡台

汪老给杨鼎川一首诗，诗云：“高坡深井
杨家巷，是处君家有老家，雨洗门前石鼓子，
风吹后院木香花。闲游可到上河塘，厨馔新
烹出水虾，尚有机缘回故里，与君台上吃杯
茶。”吟诵此诗，想起汪研会及其汪研工作又
要登上新坡台。市作协主席周荣池说，现在
高邮对汪曾祺的研究不够深，还停留在一般
回忆性文章中。

2004年新春之际，杨鼎川教授寄来贺卡
和一封长信，他说在开设汪研专题讲座后期
末考试，提出了一个问题：你对汪曾祺的作品
喜欢不喜欢，请你说说喜欢不喜欢的理由。
有一半的学生选了此题，竟然都是喜欢，并说
出了理由。

有一位政治学与行政管理学的学生李斌
说，他过去连汪老的名字都不知，但很喜欢汪
先生的作品，其喜欢的理由是“他的小说同散
文诗般音律的语言描述，平常朴素的美营造
了一个音乐般的审美空间。”还有一个法律系
黄克村说：“喜欢。且一见钟情。他的小说的
语言活泼、温雅、平淡，却又揪住你的衣角，若
即若离，立体感强烈，有一种流畅美。”他还说
对汪老的作品：“你看，你听，你嗅，你思考，皆
能发奋。生命自觉满足，才更爱惜生命。”

其实，爱读汪老的书又何止佛山大学的
学生，在我收到的来稿来信者当中，数以百
计。现在，市文联主席赵德清主持的“汪迷部
落”，已拥有数万计的汪迷。这给我们一个启
示，汪老的作品的确具有“越久越香”的魅
力。这也昭示我们，汪研会本身及其主管部
门会继续重视、关注汪研的连续性、拓展性、
多样性（纸质、网络），使汪研这项工作成为我
们事业一部分，再上新坡台，再创新业绩。

杨家三代与汪曾祺的交集
□ 陈其昌


